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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麦浪
王伯见

五月的风轻轻掠过大地，扇动着
麦田的金黄，仿佛大海的波浪一般涌
动。 人们常说，风的足迹是看不见的，
但当我们站在辽阔的麦田前，那涌动
的麦浪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传递出
深沉而温婉的讯息。 这份讯息，让人
不禁想起故乡的炊烟、 童年的笑颜，
以及盛夏那一片麦田。

风的踪迹总是难以寻觅，但它却
携带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站在这片
麦田的边缘，闭上眼睛，风从耳边掠
过，仿佛带来了远方的低语。 那些久
远的记忆，仿佛随着麦浪，回到了心
头。

在记忆的最深处，我还是一个孩
子。 那时候，家乡的麦田是我的游乐
园。 跟随父亲的脚步，我们穿行在麦
田间，感受麦浪拍打着我们的腿。 那
时候，我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麦穗
的沙沙声是我梦中的歌谣。

父亲总会在黄昏时带上收音机

去麦田，这或许是我对音乐最初的记
忆。 那段令人痴迷的旋律，伴随着父
亲的口哨声和麦浪的起伏声，烙在了
我的心底。 如今，每当听到那熟悉的
旋律，我仿佛又置身于那片温暖的麦
田。

每片麦田都有自己的守望者，那
些耕耘者默默地守护着一片片金色

的海洋。 父亲就是这样的守望者，他
低眉俯身，双手粗糙而有力，将每一

颗麦粒视若珍宝。
父亲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情，便是

耕种。 他把一撮撮金黄的麦种撒在肥
沃的黄土上，面带微笑地对我说：“孩
子，每一粒种子都有自己的故事。 它
们将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萌发 、生
长，最终变成一片金黄的麦田。 ”

我们一同看它们从小小的青苗，
渐渐成长为饱满的麦穗。 父亲带着
我，巡视着每一垄麦子，看它们的长
势。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是无尽的期
望和无私的爱。 我知道，那不仅是对
于麦田的期望，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渴
望。

时光如梭，季节的轮回一次次上
演着生命的奇迹。 在这片麦田里，春
耕、夏播、秋收、冬藏，一年又一年，父
亲挥洒着汗水，日复一日地劳作。 麦
穗渐黄，收获的季节到了，麦田变成
了一片丰收的海洋。

这是一个无法忘怀的时刻！ 村里
的人们挥动着镰刀， 欢声笑语中，麦
棵纷纷倒下， 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
山。 每一刀下去，都带着满足和喜悦。
父亲脸上挂着笑，眼神中带着对未来
的憧憬。

麦田里的忙碌伴随着一份不可

名状的满足感。 每当夜幕降临，村里
麦香四溢，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谈论
着一年中的收获和辛劳。 父亲的声音
总是那么沉稳，他会讲起那些古老的

传说，和麦香一起，融合在空气中，成
为乡愁的一部分。

时光荏苒，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已长大成人。 我也如麦田里的一粒种
子，被风带到了远方。 离开的那天，父
亲站在村口， 目送我踏上了远行的
路。 那时候，我心中满是对外面世界
的憧憬，离别的哀愁却在不经意间浸
湿了眼眶。

城市的繁华掩盖了乡村的宁静，
在喧嚣的生活中， 我渐渐迷失了自
我。 然而，每当喧嚣过后，那份对故乡
麦田的思念总会在心中涌起。 麦浪的
摇曳、父亲的教诲，慢慢成为我心底
那一份最温暖的归属感。

终于有一天，我决定回到故乡 ，
去寻找那份丢失已久的安宁。 当再
次站在那片麦田边缘， 看到金黄的
麦浪 ，听到风的低语，我仿佛回到了
童年。 岁月的雕琢中， 父亲的背影
已然佝偻， 但他的眼神依旧那么坚
定。

我们再次走过麦田，父亲的步伐
虽已不再轻快， 但每一步都踏实坚
定。 他看着麦穗， 语气中带着欣慰：
“孩子，你回来就好，这片麦田需要你
继续守护。 ”

风，是大地的使者 ，它带来春的
温暖，带走秋的凉意。 当我站在这片
金黄的麦田中央，仰望蓝天，感受风
拂过面颊，我仿佛懂得了生命中那些

潜藏的哲思。
生活如同这片麦田，有丰收的喜

悦，也有荒芜的寂寥。 每一个风吹麦
浪的光景， 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隐
藏着一种哲理。 风吹过，麦浪起伏，如
同人生的起落，总有低谷，也总有高
峰。

父亲曾对我说：“风吹过麦田，它
并没有带走什么，反而让麦穗更加坚
韧。 ”是啊，生活中的风雨并不会摧毁
我们，反而会让我们更加坚强。 那些
风中的低语，是大自然的智慧，是生
活的沉淀。

归乡，并不仅仅是回到熟悉的土
地，更是回归内心的宁静。 当我们在
忙碌与喧嚣中感到疲惫， 不妨停下
脚步，回到那片我们熟悉的麦田。 让
风吹过我们的脸庞， 让麦浪在我们
的眼前起伏， 重新感受那份纯粹与
宁静。

每一个麦田的守望者，都在用自
己的方式， 守护着心中的那片净土。
无论我们在何处， 心中的那片麦田，
总是与我们相连。 它是我们的根，是
我们生命中最温暖的归属地。

风继续吹，麦浪依旧起伏。 当我
们再次站在麦田边，闭上眼睛，聆听
风的低语，我们会发现，那是一种深
沉的语言，在诉说着家乡的故事。 回
到故乡，回到心中的麦田，这才是永
恒的笃定与宁静。

湖的女儿
张颖

在荷花节即将来临之际，我来到
了美丽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淮阳龙

湖风景区。 景区依托龙湖而建，有画
卦台、白龟池、弦歌台等古迹。湖东西
4.4 公里，南北 2.5 公里，面积 11 平方
公里，水域面积 8000 多亩。其规模可
以与杭州西湖媲美，湖中有城，城中
有湖。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风光旖旎的
近万亩荷花。 每年夏季，湖面密密麻
麻地开满了荷花，吸引八方游客前来
观赏。

老王是船上的导游。 听他讲，十
多年前湖面可没有现在这样宽，湖边
建有许多民居，还有众多饭店、旅馆，
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内，
湖水污染严重。 后来，政府投入巨资
加大湖区治理力度， 沿湖住户搬迁、
污染工厂关停，排水清淤。 龙湖渐渐
恢复了生机 ，水清了 、草绿了 、鱼多
了，数十种鸟也来此栖息。 又种植了
荷，由于荷的生长速度极快，几年就
占领了几乎整个湖面，每年荷花竞相
开放时，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当地村民响应政府号召，自愿加入旅
游公司，每年定期分红，也有一笔不
小的收入。 老王说，他女儿大学毕业
后， 放弃了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回家乡开办了一个
旅游公司。 女儿有一副好嗓子，有时
为活跃气氛， 还会登船为游人唱歌，
渐渐在当地有了名气，不少游客慕名
而来，想坐船听她唱歌。

我随人群登上了游船。 站在船
上，放眼望去，烟波浩渺。 水是湛蓝
的，水中倒映朵朵白云。再往前走，水
变成了深绿色，前方涌现密密麻麻的
荷叶，有的高高矗立，像一把把遮阳
伞；有的浮在水面，互相簇拥着，浓情
蜜意。 划动的橹不时把水泼在荷叶
上， 玲珑剔透的水珠不停地滚动，像
玛瑙，像珍珠。不知不觉间，小船来到
了睡莲区，但见各种颜色的睡莲含芳
吐蕊，婀娜多姿：有粉红色的、白色的
和红白黄相间的。 红的娇艳欲滴，似

晚霞， 又像小姑娘脸上涂的胭脂；白
的冰清玉洁，如冰雕，像少女披着洁
白的轻纱；红白黄相间的，像彩虹，层
层叠叠泛着丝绒一般的光泽。有的才
露尖尖的花骨朵， 有的已经蓓蕾初
放。 微风吹来，美丽的花瓣像少女舞
动的裙摆。 蜻蜓飞来飞去，跳着欢快
的舞蹈，欢迎我们的到来。 穿过棵棵
睡莲，我们来到了大叶荷花区，荷叶
高出水面近一米，或亭亭玉立，或三
五叶片偎在一起，或躲在水下似露不
露，如害羞的少女。 我们看得如醉如
痴，不觉把橹摇得水珠跃起，惊得鱼
儿跳出水面，像是举行欢迎我们的仪
式，又像是想听听这湖的故事。

前面一道芦苇挡住了我们的视

线。 老王介绍，这湖中间的一道芦苇
墙是人工栽植的，为的是让野生动物
在此繁衍生息。不远处有白鹭、野鸭、
水雉和各种不知名的鸟， 或在觅食，
或在嬉戏。 忽然，一阵歌声从对面飘
来，时而清脆嘹亮，似冲锋号角，时而
婉转悠扬，如绵绵丝竹之声，让人心
旷神怡。老王说，这是他女儿的歌声。
我们正翘首以待，一条游船从芦苇空
隙里驶来，船上一位少女正在挥动手
臂放声歌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
来……” 游船从我们的船边疾驶而
过， 两个船上的人相互打了招呼，那
条船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而她
的歌声还在空中回荡。

老王说，只要女儿高兴，在哪里
工作他都同意， 何况在家乡工作，不
仅能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也能经
常见面，彼此还能相互照应。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到
达湖岸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天边布
满了晚霞， 道道霞光从云缝里钻出
来， 把湖面涂抹成金黄色。 要离开
时，我忍不住转头望向湖面，仿佛看
到一位少女在湖中招手。 她生于此，
长于此。 她每天第一时间迎接晨曦，
又在霞光中渐渐隐去。 她就是湖的
女儿。

月光洗心
飞鸟

走出写字楼， 已经是晚上 10 点
了。 北京初夏的夜，微风缠绵着璀璨
灯火， 银白色的月亮正挂在写字楼
角。 月色溶溶，从路边舒朗的枝叶间
飘洒下来，在人行道上，印出斑驳的
影。

我走到丰台科技园地铁站入口

处，站在台阶上抬头望月。 深蓝的苍
穹，没有一颗星，亏去一角的月亮，光
洁美好 ，像白玉 ，像牛奶 ，像玉兰花
瓣，像情人唇边的微笑……月光如纱
笼罩着地铁站，使得入口处蓝色的铁
栏杆闪闪发光，连地铁站指示牌银灰
色的亮光也温柔了许多。 我有多久没
有让月光落进眼睛了？ 又有多久没有
让月光洗去心头的疲累和迷惘、忧伤
了？

年少时最喜欢明月夜。 那时我十
来岁，跟随母亲住在太康县园艺场家
属院里。 父亲在平顶山煤矿工作，一
年里只有春节时回来几天。 我不爱说
话，喜欢独处，特别喜欢一个人看月
亮。 园艺场家属院南边是果园，应该
有上千亩吧， 家属院北边是大田地，
种些冬小麦和玉米、大豆等。

大田地正中间，是个一亩多地的
晒场。我时常一个人坐在晒场边几个
石磙上看月亮，脑子里想一些奇奇怪
怪的事物。 遇到开心的事情，比如抓
到一只小鸟， 比如老师表扬我了，我

就跑到晒场去。我让皎洁的月光流遍
全身，一句话也不说，但我知道月亮
能看见我的欢喜。 遇到悲伤的事情
了，比如母亲责骂了我，比如老师批
评了我， 比如与同学发生了摩擦，我
也跑到晒场去。皎洁的月光轻抚我的
全身，我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但我知
道月亮能懂得我的泪水。经过月光的
洗礼 ，悲伤也好 ，欢喜也罢 ，最后都
沉静下来了。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
正仰望月亮， 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
小黑狗 ，毛茸茸的 ，圆球一样 ，在月
光下像团黑影滚来滚去。 于是，我在
心里为小黑狗起了一个名字叫阿

月。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个人望
月亮的时候，阿月就蹲在我的脚边。
我不说一句话， 阿月也不发出一点
声音。

父亲生病后，我从温州柜架厂回
家， 开始务农。 我种了十五亩地，五
亩套种小麦和棉花， 十亩种冬小麦
和夏玉米。 累，一种无望的疲累，时
刻纠缠着我二十一岁的心。 人瘦了，
晒黑了，女朋友也离我而去。 玉米出
天星传粉时 ，大旱 ，阳光又格外烈 ，
宽长的玉米叶子打着卷儿。 机井的
抽水马达日夜不停歇， 浇过的玉米
地，玉米叶子马上就舒展，透出青翠
的水灵。大家排队抗旱。到我时，是晚
上。反正是漫灌，水管子放进地里，半

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才打着矿灯挪

一次。
夜深，水哗哗响，风吹过，玉米叶

也哗哗响，抽水机突突吼叫。 我独自
站在地头，感觉一阵一阵凉意，是一
种从心底深处发散出来的凉，有着无
力和迷茫。 夜色和无尽的玉米棵遮住
了我的前方。 我鼻子发酸，眼泪在眼
眶里打转。 我不想就这么度过一生，
我向往另一种追逐梦想的生活，我的
梦想是当文学杂志的编辑，而且还要
成为一名作家。 我无法舍弃自己的梦
想，也无法抛开亲情……月亮这时候
升起来了，群星很快显得黯淡，圆满
的月亮越来越大、越来越白、越来越
亮。 我后悔没带一本书，如此月光，一
定能看清书上的字。 我想，群星一定
在嘲笑月亮， 它们肯定叽叽喳喳地
说：“月亮，我们簇簇拥拥，多么热闹，
你寂寥寥多么孤独啊。 ”我想，月亮一
定会笑着回答：“正是孤独才让我如
此美丽。 ”我笑了，泪水滑过脸庞。 我
伸展双臂，闭上眼睛，仰起头，面对月
亮做出了飞翔的动作……

五六年后，我从失去父亲的悲痛
中走出来，有个机会来到北京。 北漂
时光如白驹过隙，忙忙碌碌，沉沉浮
浮，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普
通员工干到部门负责人， 早出晚归，
整天在写字楼银色格子间里，与各式

各样的书稿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打交

道。 北漂的日子里，有幸福有快乐有
委屈有伤心有无奈有惊喜，脚印叠着
脚印，日子摞着日子，再也没有心思
看月亮。 其实月亮一直都在，我却少
有仰望了。 内心慌慌张张，身影匆匆
忙忙 ，目标任务 ，绩效考核 ，升职加
薪，勾心斗角，欲望越来越多，精神越
来越紧张，时常被焦虑、疲惫困扰得
像掉进陷阱的狼……

这个加班后的深夜，我步行去地
铁站，心忽然就被月光照亮了。 月光
如水， 清洗着我坚硬和积满尘埃的
心 ，慢慢地 ，心变得柔软了 ，清明澄
澈……

从我站的位置望向月亮，它正好
风铃一样挂在写字楼一角：

月亮，挂在写字楼角
是谁的目光叩动

挂在写字楼角的月亮

叮叮当当

一阵一阵清脆的时光

毛茸茸的楼影

躁动一群灯火璀璨的窗

一排排银色的工位

像一个个鬓角

无暇思乡

是谁把月亮挂在了写字楼角

目光来来往往

时光叮叮当当

回望童年（外一首）

王伟

时光飞逝

虽然即将跨进老年

再回首记忆中的童年

有些往事

似乎并没走远

清晰如昨

仿佛就在眼前

儿时的我们

没有电视，也没有动漫
但我们有连环画陪伴

没有溜冰鞋，也没有奥特曼
但我们有木制的手枪

以及滚动的铁环

有时一团泥巴和几根树枝

我们也能乐此不疲地

玩出别样的精彩

我们的童年

无关各种素质班

自由和快乐

才是孩子们所愿

儿时看电影

不管是《地道战》《地雷战》
还是《南征北战》
即便是看了好多遍的电影

我们还要继续看

三五里很近，七八里不远
揣上一块凉馍，喊上几个伙伴
趁着暮色出发，顶着星光回家
那时的夜美丽，那时的月明亮
那时候我们的脚步轻快

那时候我们的心情舒畅

那时候的电影情节简单

坏人完蛋，我们欢呼
好人受难，我们着急
那时候的我们

是一群容易激动的孩子

在质朴而苦涩的岁月

刻骨地恨着

单纯地爱着

诗歌

又到“六一”
李书军

又到“六一”
红领巾的笑脸

主宰

一段特定的时光

我早已放飞

一群群白鸽

越过今天

无数片广阔的心田

我没能准备

一道丰盛的晚餐

或许

一口奶油蛋糕的滋味

足够给明天

一个甜甜的回忆

孩子

月亮姐姐偷看过你的日记

她说还要加油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停在窗台的小鸟

只是笑而不语

因为你的那道加减法

小数点没对齐

太阳公公

总想偷懒

每天都被你们的读书声叫起

而他却没有半点儿怨言

依然笑眯眯

孩子

又到“六一”
父母的祝福

在汗水里流淌

老师的祝福

在红对号中传递

你们努力的脚印

我早在日记里珍藏

你们的进步

就是我们共同的期许

散文

随笔

麦收时节 孙红光 摄


